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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场域理论的鄂伦春族青年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王  辉

摘  要  从场域理论出发，探讨鄂伦春族青年如何在主流媒体的他塑框架和自塑逻辑竞争与合作

中实现媒介形象的塑造。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华网、人民网及澎湃新闻近

四年来有关鄂伦春族的报道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同时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式深入观察抖音平台上鄂

伦春族青年的媒介生产实践。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在塑造鄂伦春族形象时往往带有他者化的论调。

他塑场域内部的形象建构过程中嵌入了政治认同、经济依附、文化大同色彩；自塑场域则更具有灵

活性，鄂伦春族青年行动者借助数字赋权拓展主体性表达空间。自塑场域与他塑场域在竞争与合作

中共同完成了对鄂伦春族媒介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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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新时代以来，我国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民族工作的基石，引导各族人民树立休戚与共、

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 [1]。作为我国现存人口

较少的民族之一，鄂伦春族世代居住在大兴安岭地

区，拥有独特的狩猎文化和精神图腾。数智时代的

技术赋权使得本民族青年意见领袖开始借助各大流

媒体平台进行民族文化展演，对其形象的探究逐渐

引发公众的关注。

1  数据采集与分析

利用后羿采集器爬取新华网、人民网及澎湃新

闻与鄂伦春族相关的新闻报道共 291条。经过筛选、

剔除与主题相关性不大的报道后，将剩余 189 篇新

闻报道导入到 DiVoMiner 中进行人工编码，两名编

码人员经过编码测试能够保证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类目构建上，主要分析媒体报道主题偏向于政治、

文化还是经济角度，以及选择什么框架来完成其报

道主题。编码完成后 ，对编码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并

导入到 origin 中绘制出旭日图（图 1）。

2  形象特征：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平衡

2.1  文化传承的守护者

影响意见领袖传播效应的关键指标即资本。主

流媒体在媒介场域中往往占据主要行动者位置，拥

有的资本数量多且类型丰富，因此对于鄂伦春族形

象的建构，主流媒体往往占据着主导权。其通过官

方报道，对鄂伦春族手工技艺的代际传承故事进行

宣传，但这些报道视角宏大、宣传意味浓厚、切入

角度单一，忽视了报道对象作为人的多面性。自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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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内部意见领袖的音量同样不可忽略，这些青年

群体将本民族特色转化为“文化共享”的新符号，

重构自身“文化守护者”身份，强调鄂伦春族青年

在文化传承中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2.2  民族团结的象征符号

民族团结是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之

一，更是主流媒体在报道少数民族时必不可少的叙

事框架。主流媒体在其报道中反复提及狍角帽、篝

火节、传统歌舞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视觉符号，

以凸显我国多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鄂伦春青

年则通过社交媒体将民族团结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可

感知、可参与的具身实践，小虎通过抖音平台发起

随机邀请网友做客鄂伦春的活动；杜金在短视频中

邀请网友学习民族语言。主流媒体通过符号化、仪

式化叙事框架将鄂伦春族定义为“民族团结模范”；

自媒体则通过文化赋权和参与式传播，打破固化标

签，展现民族团结的动态性与多元性。

2.3  现代社会的创新实践者

主流媒体在对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论

述时 ，多以集体主义叙事的方式赞扬鄂伦春族积极

跟随政策指引，创新实践方式，促进经济发展。但

是经过对报道的定量分析发现，主流媒体过多地依

赖于“政策解释性框架”，即将鄂伦春族的创新实

践纳入国家治理与区域发展的宏观叙事中，弱化了

个体的能动性，形成“政策驱动型”的创新话语。

自媒体则聚焦个体经验叙事，抖音博主 @ 少年星期

八以第一视角展示鄂伦春非遗的制作流程、讲述鄂

伦春的打猎习俗、记录鄂伦春独特的歌曲赞达仁。

这些基于情感化叙事的日常生活的创新实践，对传

统符号进行创造性转化以赋能经济发展。

3  场域互动中的形象建构机制

3.1  媒介场域的象征权力运作

3.1.1  主流媒体的话语生产惯习与“他者化”

叙事

惯习是一种“社会化的主体性”[2]。它是结构

化的结构，它组织实践以及对实践的感知。在他塑

场域惯习的规训下，主流媒体对其形象塑造带有明

显的他者化框架。鄂伦春族常被置于“被救助者”“活

化石”的标签之下 ，其论述带有经济依附性色彩，

同时强化了其文化濒危性的刻板印象，渲染文化即

将消亡的焦虑。部分媒体在报道青年群体向现代职

业转型时，采用“放弃狩猎”“离开森林”等表述，

暗含其对“文化背叛”的批判，暗示传统与现代的

图1  编码结果旭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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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

3.1.2  新媒体平台的文化赋权与主体性表达空间

“意见领袖”指社会领域和公共问题上那些关

心这些问题并谈论得最多的人，他们会把从媒介获

取到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伙伴 [3]。在抖音平台上，

一些鄂伦春族青年自媒体从业者成为鄂伦春族文化

宣传的意见领袖，凭借在该场域内部累积的文化资

本、社会资本及象征资本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大力宣

传。桦树汁、烙烫画、狍角帽、萨满服饰、口弦琴、

篝火节……鄂伦春族独特的手工技艺、服饰文化、

习俗活动、精神图腾等经过这些行动者的扩散 ，进

入大众的视野并且引发了关于鄂伦春族文化讨论的

高潮。

3.2  民族文化场域的资本转换

3.2.1  多维资本协同：传统符号的数字化转译与

增值

布氏将资本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在本研究所聚焦

的场域中，文化资本集中表现为行动者积累的关于

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历史、民俗以及非遗记忆等民

族特色知识；社会资本主要为行动者主体线上线下

的人际关系；象征资本则是积累的声望和名誉 ；经

济资本则与布氏的论述保持一致。在场域之中 ，资

本是可以通兑的，行动者依托身份优势将本民族的

特殊文化符号以多模态的形式传播开来，以吸引关

注者驻足，长期而稳定的关注者逐渐成为这些行动

者的粉丝。

3.2.2  双重逻辑耦合：文化自主性与商业变现的

张力调适

此场域的主要代理者逐渐受到代表新自由主义

的商业逻辑的影响，经济因素深深地嵌入到该场域

中。由此，该场域内部的文化资本经过前台展示、

网络机制的作用转化为象征资本，而这种象征资本

在网络社会构成一种新的象征权力——“媒介元资

本”[4]。这种资本容易吸引商业力量的关注。文化

资本是这个场域立足的根本，经过网络传播机制的

放大效应，最终实现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置换。

但需指出的是，这个场域带有文化场域的智识性色

彩 ，它并非布氏所坚持的完全的还原主义，即行动

者的一切行动都带有经济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它

追求文化的智性传播，强调本民族文化的扩散以促

进民族的团结友睦。

3.3  青年亚文化场域的抵抗策略

3.3.1  青年群体的“文化中间人”角色实践

文化中间人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提出，

这些专业文化生产者通常处于提供符号物品及服务

的系统内部 [5]，借助大众媒介，通过在高级文化和

低级文化之间进行调节传播推广高级文化 [6]。在

第一媒介时代，文化转译权被少数文化精英和知识

分子垄断。随着第二媒介时代的到来，技术赋权使

UGC 成为可能，文化中间人这一身份开始逐渐从“精

英”下沉到“用户”。在鄂伦春族青年媒介形象建

构场域的内部，文化中间人这一身份也经历了从“传

统记者”到“鄂伦春族青年”的转换过程，文化转

译的工作实现了由他者叙述到自我本位的转换。

3.3.2  短视频平台的“再部落化”传播现象

互联网连接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使得人类形成一

种基于新技术聚集在一起的部落，使处于微粒社会

中的个体节点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他个体产生连接，

体现出圈层文化的特点。鄂伦春族青年自媒体博主

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易于接受的视觉符号，借助社交

媒体平台实现裂变式传播。但这一传播过程带有明

显的圈层传播色彩，博主作为意见领袖，其影响力

辐射范围局限在基于趣缘形成的鄂伦春族文化爱好

者群体内部。尤其是在流量为王的算法逻辑时代中，

平台会依据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用户画像并进行内

容分发，使得趣缘群体越来越稳固，破圈传播迫在

眉睫。

4  冲突与协调中的主体性重构

4.1  形象定位：从“符号化”奇观到“生活化真实”

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媒体奇观的概念，主要

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引导个人适应

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

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7]。奇观本质上是媒介通

过符号塑造的神话，二者存在同构性 [8]。当下，作

为网络节点的各类行动者将鄂伦春族形象符号化，

共谋了一场媒介奇观。自塑场域和他塑场域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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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选择经历了从注重猎奇符号展示到真实生活重

现的转变，不再着重强调其文化神秘色彩，而是将

其视为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差异。这也暗示了背后

的目的转变，即以媒体奇观短期吸引大量关注度到

真实呈现民族形象。

4.2  代际叙事：从“文化断代焦虑”到“数字反

哺创新”

民族文化作为集体记忆，其代际传递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议题。鄂伦春族文化的传承、传播对于民

族身份认同、家国认同的构建至关重要。传统媒体

对于鄂伦春族的文化传承现状的描述多带有文化消

逝危机的色彩，如“唯一的”“仅存”“最后的”等

符号的使用。随着数字技术的丰富、渗透，人们开

始栖息于社会网络之中，发生了“连接性转向”，

重塑了时间、空间和记忆 [9]。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

起，鄂伦春族青年采用多元丰富的视角、形式记载

并传播鄂伦春族文化。抖音博主少年星期八以视频

形式记载鄂伦春族老人口述史，非遗小队以第一人

称视角重现打猎生活，这些数字创新文化传承实践

消除了文化断代的焦虑之感。

4.3  身份认同：从“政策工具化”到“文化自觉性”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可以定义为

“一种共有的文化”[10]，它反映了共通的历史经验和

共有的文化符码。在鄂伦春族形象的他塑场域内部，

主流媒体致力于放大、凸显这种中华民族共通的历

史经验和文化符号以构建集体记忆、塑造家国认同

感。“身份作为关系和表征的系统，为个人提供肯

定自己作为行动者集体的可能，并在自我认知和他

者认知之间找到平衡”[11]。自塑场域内的鄂伦春青

年的媒介实践则更加具有自我性和主体性，他们带

有文化宣传的自觉性，通过展示本族文化加深了民

族认同感，与媒体的他者化视角形成鲜明的对比。

5  结语

在鄂伦春族青年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自塑场域

和他塑场域依据不同的惯习进行符号生产。他塑场

域的符号实践过程中嵌入了政治色彩，体现着“家

国同构”的政治框架；自塑场域的行动者则打破了

他者化的框架，更加具有能动意识，借助新媒体平

台进行创造性的符号实践以展示本民族生活化形

象。总之，自塑场域与他塑场域在竞争与合作中共

勉互鉴，共同完成了对鄂伦春民族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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